嫁到台灣泰雅族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◎丸山
我根本不知道有沒有人睡過我的床? 也不知道誰穿過我的拖鞋，我已經不會在乎…

分享的文化

「臺灣有電嗎?有電話嗎?」 當我決定結婚時，聽見朋友們說了這些話。我先生是泰雅族，9年前和先生在日本認識，婚禮在小教會舉行，當我們結婚時，日本人對臺灣不太瞭解也認識不多。從此，我開始接觸臺灣文化，適應原住民文化的奮鬥日子也開始了。

先生和我在族裡的教會服務，我的家除了自己住，也是族裡聚會的場所，人來人往，挺熱鬧的。日本人和原住民有一些不同的文化，例如：日本人通常把自己和他人的東西分的很清楚，原住民同胞卻是把自己的財產和他人分享，至於水和廁所日本人是不會讓家人之外的人用，更拒絕其他人到家中歇息，然而原住民同胞不一樣，他們用這些東西就像是自己的，界線非常曖昧不明。

有時候，家裡常常會少這個、少那個，原以為是遭小偷，後來看見朋友來我家裡大方的拿走吃的，才恍然大悟。有一天，我家來了一位朋友，當場拿走食物和鞋子，先生卻什麼也沒說，等朋友走了，我跟他大吵一架，但是先生說這是本地人的文化。現在，我根本不知道有沒有人睡過我的床？也不知道誰穿過我的拖鞋，我已經不會在乎。

當我和先生去山裡時，是不用帶行李。因為所有需要的東西，原住民朋友都會借給我們用。這倒是讓人覺得相當方便的習俗。

第二個家

起初，食物的適應是我最先碰到的問題，原住民大多吃山中動物，譬如山豬、飛鼠和鹿，那些東西有臭味的，有些是未加工的，有些用醃的。公公說，如果我不吃，就不會被原住民接受。我在被威脅中吃下這些東西。山產肉醃製像日本納豆一樣。最初吃的時候，它極大的氣味讓我想吐，可是吃習慣之後，便朝思暮想的想再嚐一次。

原住民在特別的日子裡會殺山豬，他們叫我參與殺豬。我曾經連雞也沒殺過，但卻要殺害比我更大的豬，我不知道該怎麼做。先生的兄弟會一刀刺死謀殺這些山產動物, 婦女則作些輕鬆的工作，像我，我就洗長長的豬肚腸，洗的時候隱隱約約感覺還有熱熱的溫度。

在臺北的原住民生活是痛苦的。婦女在特殊行業工作的不少，男人到工地上班，而夫妻離婚的也很多。至於父母工作從夜間到清晨，孩子通常要自己吃晚飯、自己睡覺。我看過許多這樣的家庭，他們的艱苦生活常讓我難過落淚。這一些事我在日本稀少遇見，同樣是人，他們的生活為什麼這樣苦？ 

有了2 個女兒後，對於原住民的教育問題更加體會，兩個孩子是原住民身分，我在台灣生下她們、用母乳哺育她們，我原本在日本是小學老師，現在在中山北路組織〔台北市原住民關懷協會〕，關心原住民孩子的教養問題。我的夢想是協助孩子們可以像臺北本地人的孩子一樣，獲得同樣機會受教育，讓生活充滿自信並保存原住民文化。現在臺灣是我的第二個家。(作者為神愛教會牧師娘)

